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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甘肃是一个具有丰富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，建国六十年

来，甘肃舞台艺术对本土资源进行持续而卓有成效的艺术转化，产

生了不少具有本土特色且产生较大影响的舞台艺术作品，赢得了

“戏剧大省”的美誉。作为本土文化资源艺术转化的成功实践，其

基本经验可总结为就地取材、甘肃背景，抓住历史、超越提升，地

域题材、普遍内涵，变异形式、注重创新四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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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甘肃是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的省份，甘肃的舞台艺

术工作者多年来不断开掘和利用甘肃本土历史资源、民族资源、自

然资源乃至精神资源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，创作了品类繁

多、特色鲜明的能够体现甘肃风貌和精神的舞台艺术作品，在建设

文化大省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步伐，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，也以

艺术化的方式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了保护和传承，进行了绵延和发

展，是一次成功的本土资源艺术转化的文化建设实践。现将建国六

十多年甘肃舞台艺术创作的基本经验撮要阐述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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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一、就地取材，甘肃背景 

     甘肃有着丰富的历史、地理和人文资源，这些资源成为甘

肃戏剧独有的优势和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源。甘肃地域广袤，

历史文化底蕴深厚、资源富集。作为中国封建文化中最为灿烂部分

的敦煌文化、丝路文化、农耕文化、石窟文化、彩陶文化、黄河文

化以及色彩缤纷的少数民族文化等铸就了甘肃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

厚重的底蕴，众多的文化渊源哺育生成了甘肃本土文化的多元多彩

和多样的特征。这些构成了甘肃舞台艺术创作的甘肃背景，从本质

意义上讲，我们所谓的甘肃背景应该包括甘肃题材、甘肃历史、甘

肃人物、甘肃形式、甘肃风貌、甘肃元素、甘肃方式、甘肃精神

等。 

    建国以来的甘肃的舞台艺术不仅在戏剧情节的背景中展示甘

肃地域背景、文化背景、人情物态背景，而且还在舞台艺术中充分

利用和展示了甘肃背景。从故事发生的地点来讲，所有与敦煌有关

的舞台艺术的故事均发生在敦煌这一地域背景之上，陇剧《官鹅情

歌》的故事发生陇南宕昌“官鹅沟”，秦剧《麦积悲歌》的背景麦

积山石窟等，均有地域文化名片的意味；从展现的风情来讲，敦煌

乐舞、舞剧、戏曲中展示的民族服饰、民族歌舞、民族歌曲、地域

风俗、民族风俗，均呈现了独特的地方风味；从表现方式来讲，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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煌舞独特的造型系统、陇剧类同于皮影的侧身表演程式、悠扬婉转

的“嘛簧”、还有不时出现在各种剧目中的花儿、更有古劲苍凉的

西北京剧唱腔，都呈现了地方特色的魅力。整体来看，甘肃背景或

者西北背景已经融入甘肃戏剧的骨血，成为甘肃舞台艺术不可或缺

的艺术底色或者底蕴。 

    在众多的甘肃舞台艺术中，出现了甘肃的历史，甘肃的历史

人物，同时也西北的风土人情，更出现了甘肃独有的文化元素，诸

如反弹琵琶、千手观音、飞天神女、皮影艺术的侧身造型和动作、

地游子的舞蹈步伐等动作或者程式；出现了甘肃具有特色的艺术形

式，诸如陇剧、道情音乐、花儿音乐、陇东民歌；出现了独具特色

的舞台道具，比如太平鼓、皮影、羌族的羊皮鼓、具有陇东风情的

香包等；在语言运用上，西北方言词汇、西北谚语、西北民歌等均

得到了广泛的运用。正是巧妙地结合了以上一些甘肃元素，这些戏

剧作品才显得“个性”十足。 

    就地取材，立足甘肃题材，呈现甘肃背景下的“甘肃个性”

已成为甘肃舞台艺术创作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。本土剧种或者剧种

的本土特色、本土作家、本土题材、本土演员，甘肃的许多舞台剧

目大都深深打上了甘肃的烙印。 

   二、抓住历史，超越提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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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从总体上看，甘肃现代舞台艺术作品大多为历史剧或者历史

题材作品。许多作品往往抓住某历史事件作为故事的基本框架，立

足于本土的历史和现实，并以此为由头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和虚构能

力，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，设置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，编织引

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在开掘历史积淀的同时，展示地域风采和民族

特色，创造合乎情理的人物（其中有历史上实有的人物，比如周祖

公刘、元昊、胡承华以及红色戏剧中的一些革命历史人物、还有现

代剧中具有现实生活原型的人物等具有历史事实和原型根据；也有

根本没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人物，只是在历史框架中或者根据情节需

要必须出现的人物，比如《官鹅情歌》中的官珠和鹅嫚、《丝路花

雨》中的英娘、《大梦敦煌》中的莫高、月牙等），创造出合乎历

史背景的典型环境。比如《丝路花雨》，有人认为属于纯粹的虚

构，但是段文杰先生认为它是“真实的虚构”，并找到了舞剧《丝

路花雨》的一些历史根据：“《丝》剧以唐代为历史背景，选得恰

当，寓意深刻”；“《丝》剧的主要人物……虽属虚构，但并非凭

空捏造，在唐代的历史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。……总而言

之，他们是用历史资料塑造出来的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传统友

谊和文化交流的象征形象。”其中的人物是源于历史的虚构人物。

同时他认为“《丝》剧强盗劫掠波斯使者的情节是有历史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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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”“《丝》剧的舞蹈……既有古典舞蹈的传统，又具有新的民

族风格。”
[1]
作者正确处理历史题材与时代精神的关系，并以时代

精神关照历史题材，给历史题材赋予符合时代精神的主题，以历史

题材印证时代精神，最终使历史题材具有了现代意义。“《丝路花

雨》创造性地运用了历史材料和敦煌壁画，它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

性，大胆地把有关历史素材加以提炼与概括，创造出动人的故事情

节，再现了唐代“丝路”的面貌，歌颂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传

统友谊和经济文化交流。”
[2]
与此同时，创作者充分注意到了历史

和戏剧之间的张力关系，不仅让人有“戏”看，还让人有好“戏”

看，追求“出乎预料之外，却在情理之中”的“传奇”效果，实现

了历史题材的超越和提升。又如新编历史陇剧《西狭长歌》，将历

史文物《西狭颂》碑文中所记载的主人公李翕以及他的功德只作为

全剧故事开展的绪端，作为贯穿情节的背景，作为引发故事冲突的

肇端，而将戏剧情节集中于展现书法家仇靖与权奸斗争的故事，从

而将一个歌功颂德的故事转变成为人格、人性、人情展示的舞台，

这样的处理实属超凡脱俗，戏剧冲突因之复杂集中，戏剧的主题因

此而得以超越和提升。《麦积圣歌》则从本土文化中汲取艺术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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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将一个佛教宣传教义的雕塑故事变成了弘扬为国、为家、为民

的无私献身精神的精彩大戏，这种主题的转化具有创造性。  

    地域文化的形成，一方面有赖于人所生存的环境（包括自然

环境和人文环境），一方面取决于在此活动的各民族的人们。甘肃

舞台艺术一方面抓住自然环境，体现了地域特色；一方面又紧紧抓

住在此地域活动的人们，体现他们的民族特色，展现他们的性格。

从甘肃已有的舞台艺术来看，甘肃舞台艺术已经抓住了藏族、羌

族、白马藏族、回族、党项族以及西域众多少数民族的人们的历史

与生活，并进行了艺术表现或者说艺术转化，从而有效地表现和诠

释了地方精神。 

    三、地域题材，普遍内涵 

    从总体而言，甘肃舞台艺术创作经历了从题材的地方性、民

族性的关注到地方生活题材、民族性生活题材的开掘过程，经历了

从时代地域风情色彩、民族生活氛围的展示到对人物生活方式、情

感世界所映现的独特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深层结构探索的艺术历

程。第一个历程展示了甘肃戏剧的题材特征，体现了题材的深化过

程；第二个历程展示了甘肃戏剧创作在艺术内涵上的升华过程。 

   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，在历史的背景上，以历史的点滴为契

机进行精细的人性和人情的表现和升华，已经成为甘肃舞台艺术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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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成熟的标志。从艺术上来讲，同为敦煌题材，《大梦敦煌》可以

说与《丝路花雨》有着某种思路和创作方向上的趋同性，然而从

《丝路花雨》到《大梦敦煌》确实显示了从第一个历程到第二个历

程的行进过程。《丝路花雨》着眼于“敦煌舞”新舞蹈语汇的创

造，而《大梦敦煌》在借鉴成熟的敦煌舞语汇的基础上，将关注和

创作的重点放在了带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上，运用舞蹈语言

写人、写独特的人、独特的情感、独特的性格，营造独特的矛盾冲

突，除了从人物本身的动态特征入手直接刻画人物性格，还用群舞

等间接手段凸现主要人物的性格。历史剧《夏王悲歌》更是将艺术

的解剖刀伸到帝王的灵魂深处，挖掘人性的复杂性、深奥性。“与

戏结缘即与人结缘，与纷繁复杂的人性和人心结缘。”
[3]
艺术是人

学，写戏就要写人，塑造人物性格成了该剧的突破点也是深入的地

方。美国美学家苏珊·朗格说过：“艺术家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

真实情感，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的情感。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这

些符号的本领，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超过了他全部的个人经验的

总和。”
[4]
甘肃的艺术家似乎已经掌握了操纵这些符号的本领，找

到了适合的艺术符号和艺术表现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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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甘肃舞台艺术的多数题材是甘肃的，背景是甘肃，表现和诠

释的是地方精神，然而“地方精神象征着一种人与特定地方生动的

生态关系。人从地方获取，并给地方添加了多方面的人文特征。无

论宏伟或者贫瘠的景观，若没被赋予人类的爱、劳动和艺术，则不

能全部展现潜在的丰富内涵。”(勒内·迪博斯语)这句话虽然是针

对建筑文化来说的，但也适用于一切人文艺术。甘肃剧作家深谙此

理，将地方精神与人联系起来，赋予人类的爱、劳动和艺术，使作

品表达的关于人生、历史、社会的思考是全国的、全民族的甚至是

全人类的。《丝路花雨》表达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和平、发展、合作

的世界主旋律，《官鹅情歌》表现的民族团结、和解的主题均属此

类。题材是民族的，表现是人性的，只要抓住了人、抓住了人性，

就抓住了本土文化乃至整个文化中最打动人心、沟通人情的地方，

就有了与所有人沟通的基础，就能唤起人们甚至人类的共鸣，就能

深入展现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。  

    上述两个过程呈现了甘肃戏剧成熟和演变的机理，昭示了甘

肃地域文化资源戏剧化、艺术化的历程，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

义，这就是区域性文化资源只有在超越性的、普遍的新思想、新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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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的引导下才能超越文化本身的区域性限制，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文

化对象，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。 

   四、变异形式，注重创新 

    内容的深化，必然要求形式的创新。文艺工作者要在继承传

统艺术的基础上，大胆探索、创新，努力创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

作品、新形式、新元素，促进艺术的不断发展。甘肃舞台艺术的成

就不仅与剧本的创作有关，更与其对于形式的认识和灵活运用有很

大的关系。就敦煌题材而言，甘肃目前创作演出的十台剧目，其在

舞台艺术形式上几乎是不重复的，有舞剧、乐舞、舞蹈诗、陇剧、

秦腔、京剧、杂技剧和儿童剧等八种类型，且将以舞蹈形式呈现

《丝路花雨》，转化成为京剧《丝路花雨》，在艺术形式上实现大

跨度的转移，这已经不是移植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所能涵盖的。此

外，在艺术表现方式上也多有创新，尤其在借鉴和利用西域文化资

源方面成就突出，比如“敦煌舞”的创造，已经形成一个舞蹈体

系，京剧《夏王悲歌》在唱腔、舞美等方面与西部民族的、地域的

艺术形式、表演形式相结合，进而呈现“西部京剧”这一具有地域

风格的京剧；至于甘肃舞台艺术中对“花儿”、民歌、民谣等的借

用、利用、化用，几乎随处可见，反映民族生活的舞台艺术是这

样，反映其他生活的也是这样，比如现代陇剧《苦乐村官》在体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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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剧特色的同时，就有对花儿等民歌或者地方音乐元素的利用（主

人公万喜出场就有一段精彩的花儿演唱）、借用乃至化用；甘肃特

有剧种陇剧不仅将道情皮影这一民间小戏改造成为舞台大戏，被称

为“真人皮影”，而且创造性的形成了表演程式，唱腔体系，使之

成为一个新剧种。在舞台表现方面，地域特色的布景（陇剧《苦乐

村官》中皮影做的舞台装饰，皮影做的花草、栅栏、皮影做的道具

羊等）和服装（《古月承华》中具有地方特色、皮影造型的服装与

装饰），形成了戏剧舞台的别样风格；更有将太平鼓的表演搬上舞

台（《天下第一鼓》）的创举，形成一种鼓舞，把这种粗犷、质

朴、生动、散漫的广场艺术融入戏剧，使“鼓”获得了戏剧的品

格，具有了叙事抒情的功能，成为推动戏剧情节的对象；此外羊皮

筏子、皮影、香包等具有地域特色的道具被搬上舞台，地域特色的

舞台元素普遍地存在于舞台上，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至

于民族风情、生活细节的化用，都较好地融入戏剧本身之中，相得

益彰。 

    文化理论认为，文化体现在具体的公共符号上，同一地区文

化的成员通过这些公共符号交流彼此间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社会情

感，形成“集体意象”或者“集体意识”，甘肃舞台艺术对甘肃本

土特色的文化符号的运用，增强了甘肃本土人们对本土艺术的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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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也因此形成了文化的地域色彩。从创作实践来看，甘肃舞台艺

术对于甘肃戏剧形式的创新、民族地域元素的戏剧化、民族历史文

化的艺术化都是卓有成效的，他们的探索，很好地诠释了“创新”

这一时代要求。甘肃舞台艺术的创演实践表明，地域文化资源的艺

术转化是文化资源转化的重要方式、途径之一，所谓转化应该是创

造型转化，不是一味还原历史和简单图解历史，这就需要创作者在

掌握、理解、熟悉地域文化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

再现，在尊重历史、尊重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熔铸创造，将文化历史

转化成艺术真实，将生活美变成艺术美，抒写创作者对文化的独到

领悟，表现对人情、人性的独到体悟。 

  

    毫无疑问，艺术的想象和舞台艺术综合性的艺术魅力给予了

甘肃地域文化以有效的、全面的、独到的诠释和理解，其所取得的

成功经验应该成为此后甘肃舞台艺术发展的基础和动力。甘肃舞台

艺术转化文化资源的实践证明，艺术形式尤其是综合性的舞台艺术

是集中展示文化底蕴、开掘文化内涵的重要方式之一。欣慰的是，

在甘肃，这种文化资源艺术转换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，在文化

再生的过程中形成了再生文化，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，它不仅在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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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地方文化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为甘肃赢得了“出戏的地

方”的美誉。 

  

注：基金项目：2010 年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：甘肃文学与本土

文化资源关系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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